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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屠美



《冰戀書櫃》



清晨八點鐘，少女們被集中在了操場上，她們順從的依照班級的次序安靜的站在那裡。



只有寥寥無幾的幾個持槍的兵士散落在四周，他們的神情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凶神惡煞，相反還讓她們覺得挺和氣的。



高年級的一、二、三班的女生已被依次帶進了體操館，每次間隔的時間大約有十分鐘左右。



只見女生們被帶進去，卻不見她們出來，不知道這些兵士在體操館內對她們做了些什麼。



四班的女生又被集體帶進了體操館，眼前的一切頓時使她們明白了自己將面臨的命運。



在她們之前進入的三班的女生在體操館右側全裸著站成一排一個個依次飲彈喋血，她們搖曳著苗條的身軀表演著最後淒美的舞蹈倒下。



只有一個士兵手持一把短槍正悠閒自得的射殺著她們，槍口不是頂著乳房就是抵著穴口，使她們困窘的遮掩顯得毫無意義。



隨著沉悶的槍聲響過，曼妙的胴體痙攣著作出了最後的表演，傷口處頓時血如泉湧，在五彩的燈光映照下閃現出一道道絢麗的彩虹。



三班的女生飲彈後痙攣著抽搐著軟倒在早已玉殞香消的一班女生赤裸的身體上，而在站成一排的四班女生的身後是同樣一絲不掛肉體尚有餘溫的二班的女生。



她們脫掉的校服內衣乳罩褲衩鞋襪和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堆積在體操館中間，現在輪到四班的女生們寬衣解帶了。



井田花妹是高年級四班女生中的一個，脫得一絲不掛真的使她感到羞臊不堪非常難為情，她畢竟是一個剛滿十八歲的少女，少女的羞澀已使她滿面緋紅，她感到自己的臉面燙燙的。



要殺我們，還要打我們女生最害羞的那裡，這真夠羞辱的，可這就是她們無法抗拒的命運。



此時此刻，低年級十八班的妹妹井田花枝和中年級十七班的井田花美正站在外面，她們也會是同樣的結局。



儘管非常不情願，儘管非常難為情，四班的女生們還是一個個都脫了個乾乾淨淨。



井田花妹排在四班女生隊伍中的最後，如果從這邊開始那麼她將是四班女生中第一個飲彈的。



但她判斷那個行刑的士兵殺完三班所剩無幾的女生後，若繼續行刑的話將會接著從四班的排頭位置一路殺過來，那麼自己將會是四班的女生中最後一個飲彈的。



反正都是一樣的結局，是第一還是在最後真的都無所謂了。



向對面看過去，三班的女生就躺在一班的女生身上，她們大多閉著眼睛，現出了長長的睫毛，也有一些是眼睛微睜或者半睜著的，眼角都掛著淚花或者面龐留下淚痕。



她們玉乳破碎，大多還保持著挺拔的乳型，但有些女生的乳房卻爆裂開來，暴露出樹根狀的乳腺組織。



她們大多都分開了雙腿，少女那最隱秘最羞澀的部位已是血肉模糊。



真是不知道害羞，都死了還把腿張的那麼開，把少女的秘密全暴露了。



我一定把腿並緊，爭取不走光。



那士兵殺的好快啊，富有節奏的槍聲響個不停，每分鐘都有五六個少女倒下。



我們每個班級都有六十多個少女，而他殺完一個班的女生也不過十分鐘。



從一班的女生被帶進體操館到現在也不過四十分鐘，已經有接近二百名女生喋血身亡了。



來到學校的兵士不過十來個，他們一通吆喝就把櫻花女中全校女生都集中到操場裡了。



然後，她們被一個班級接著一個班級帶進了體操館。



在體操館裡的士兵不過幾個人，而負責行刑的卻只有那麼一個，其餘的士兵都沒有行刑的意思。



難道她們都是他一個人射殺的嗎？



她胡思亂想著，卻沒有辦什麼法，只有老老實實的等待著接受那羞辱的射殺。



槍聲略有停頓，井田花妹看到三班還站著的最後一個女生甩動著她長長的髮辮，她那豐滿的胸脯飛出了兩道噴湧的血柱，兩腿間血如泉湧，正搖曳著倒下，而那個行刑的士兵正走向四班女生那排頭的位置。



三班的女生已經全完了，現在輪到四班女生了。



井田花妹知道自己肯定會最後飲彈了，她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只剩下了最後的十分鐘。



這時，五班的女生進來了，她們看到了全裸著等待著飲彈的四班女生。



五班的女生同樣站成一排，她們也開始了脫衣程序。



在她們身後，是一班和三班的女生血淋淋的肉體。



紛飛的衣裙扔向中間，井田花妹的眼角卻瞄了瞄一個個依次搖曳著倒下的四班女生，離自己的位置已是越來越近，而行刑的兵士對受刑的女生甚至都不正眼瞧一瞧。



不管受刑的女生是漂亮還是清秀，是豐滿還是苗條，是靦腆還是潑辣，摧花折草毫不在意，無一例外都是乾淨利索的扣動扳機。



他殺我們女生簡直比宰隻雞還容易，不知道一班和二班的女生是不是他殺的，可三班和四班的女生都是他殺的無疑了。



那幾個士兵沒有佩戴短槍，看來一班和二班的女生完全可以確定也是他殺的。



這樣判斷下來，五班的女生也會死於他手，全校的女生也是一樣的結局。



看他的身材並不魁梧，長得白白淨淨，可行刑的姿勢輕車熟路瀟灑自如，殺人不眨眼，真不知道他究竟殺過多少女生？



正在胡思亂想，井田花妹卻被身邊的同窗拍了一巴掌。



她猛的一驚，卻發現他已經殺到了自己身邊，是她在痙攣掙扎時無意用手打到了自己，馬上就要輪到自己飲彈了。



隨著抵在兩腿間悶悶響起的那一槍，身邊的同窗扎煞著兩手無力的倒下了。



哼，我把腿用力夾緊，看你怎麼打我那裡。



井田花妹勇敢的挺起了胸脯，還把兩手掐在了纖細的腰間，用略帶挑釁的目光盯著就要剝奪自己少女青春的士兵。



井田花妹對自己的容貌身材非常有自信，可是這個行刑的士兵依然沒有正眼瞧她，這令她感到有些失落。



連續發射的槍管是滾燙的，井田花妹感受到了從乳頭部位傳來的灼熱感。



要開始了，她輕咬玉牙，屏住了呼吸，她並沒有等的太久，猶如燒紅的鐵通條突然捅進了右乳，緊接著是左乳，她感到自己的胸脯好像在猛烈膨脹！



而同時最羞澀隱秘的卻感到空空的涼涼的，好希望有硬物的填充，青春的胴體在嫉妒震撼中產生了一種很特別的銷魂感覺。



井田花妹感到自己的陰道在痙攣，愛液在狂流，整個人都陷入了無邊的癲狂之中。



她那下意識緊緊並著的雙腿已沒有那麼緊了，當感覺到滾燙的槍管插向兩腿間的時候，她甚至不由自主的把腿又分開了一些。



隨著狠狠的一撞，她可以感覺得到有很多熱辣辣的東西在噴湧，同時被點燃引爆了一個爆炸般的高潮劇烈的滌蕩著她的整個嬌軀。



她倒下了，痙攣著，她的雙腿依然分的很開，可是她已不再在意了。



朦朧中，井田花妹依稀看到剛剛射殺過自己的那個士兵離去的背影，他正要開始新一輪的屠戮。



「帶下一輪時讓她們脫衣服時動作再麻利點。嗯，最後的這個妞很不錯，挺銷魂的呢，沒來得及玩玩就殺了真有些可惜。」



彌留中的井田花妹聽到了那個士兵和同伴的對話後終於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她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於是放心的投入了那無邊的黑暗。



一個又一個班級的少女被依次帶入體操館，卻再也見不到她們中任何一個出來，還在操場上的少女們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命運，可是她們沒有反抗，只是在哭泣流淚默默的祈禱。



她們低頭順目，順從的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三個小時過去了，高年級十八個班級的少女都被依次帶進了體操館。



因為她們的年齡最大，身體的發育也基本成熟，身材也相對較為高大茁壯一些，因此被用在了底層。



在體操館內，兩側的女生彼此緊挨著已經呈階梯狀躺了三排，每排都被青春的胴體堆積著。



最內側的那一排足足碼放了四層，中間的一排碼放了三層，即使是最低矮的第三排也被碼放到了第二層。



中間的通道滿是女生們脫掉的衣物，等待屠殺的女生們已是站在同伴的身體上接受槍殺。



中年級的女生也有十八個班級，每個班級的少女都有六十多個，她們也是被按照班級次序一批批的被帶進體操館。



少女們的神情都變得木木呆呆的，個個都顯得神情恍惚。



直到中午時分，中年級的女生只剩下了一半，還有九個班級的少女與低年級的少女們在一起。



呆在操場上的女生們已只剩下了一半。



中年級十七班的井田花美揉了揉自己發麻的雙腿，伸出粉紅色的舌尖舔舐著自己乾燥的嘴唇。



幸虧她們被允許坐下，不然像木樁子一樣站一上午可真受不了，但即時這樣也真夠累的。



這時，她看到了從體操館內走出來一個長得白白淨淨但身上的軍裝卻濺滿了血污的士兵，他一邊走還在一邊不停的活動著手腕手指，而其他的士兵卻相對比較乾淨。



這證明了自己的判斷，雖然還不知道已經在體操館裡的表姐井田花妹的情況，但她肯定已玉殞香消。



井田花美卻感到有些輕鬆，但她還是有些疑惑，難道只是他一個人在行刑嗎？



中午停頓的時間並不長，井田花美卻感到相當難熬。



半個小時以後，那個白淨的士兵回來了，不過這次他沒穿軍裝，只穿了一件短褲還打著赤膊。



當他和那幾個士兵走進體操館以後，十班和十一班的女生沒有間隔就被一起帶進去了。



井田花美看到那些士兵還帶進去了好幾架長梯，她感到有些納悶，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用。



之後，少女們一個班級接著一個班級繼續被依次帶進體操館。



當終於輪到中年級十七班被帶入的時候，井田花美卻長舒了一口氣。



雖然已有心理準備，可是眼前的場景依然使她目瞪口呆。



少女們赤裸的胴體分列兩側，足足已被碼放到一人多高。



那些梯子就倚放在那裡，少女們要爬上梯子然後把自己的身體疊加在上面。



井田花美從進入體操館就開始尋覓表姐井田花妹的身影，可是在層層疊疊血肉模糊的赤裸胴體中間，她怎麼可能找的到呢，況且她肯定已經被壓在了下層，被後續的同伴深深的疊壓在下層了。



現在自己已經來陪她了，即使有幸找到她又有什麼意義呢？雖然很清楚這些，但是井田花美的眼神仍在尋覓。



對面十六班的少女們赤身裸體一絲不掛，她們正在表情木然的依次接受槍殺。



美妙的胴體噴湧著青春的熱血，依次倒在了她們同伴的身上，使那血淋淋的肉體疊壓的厚度與前一排持平。



在靠近通道處的第三排還空著一排的位置，那是給十八班的少女們準備的。



十六班少女們的神經似乎都已經麻木，甚至連自己的羞處都不再遮掩，她們沒有反抗，沒有哭泣求饒，一個個眼神直勾勾的像個玩偶一般任人屠戮。



井田花美和十七班的同伴們把自己脫下的衣物丟進通道，不管原來是什麼花色，現在都被積聚的熱血立即染成了一片腥紅。



她注意到了射殺那些少女們的就是那個看上去很白淨的士兵，而且他的專打少女們的乳房和最羞澀隱秘的部位。



看看自己這邊，哪個少女不是玉乳破碎兩腿間血肉模糊呢？她們躺下的位置正是這邊的第三排，她們躺下後將會使這邊三排的肉體厚度抹平。



表姐井田花妹是高年級四班的，她應該躺在對面的位置。



四班的排位比較靠前，她又是排在四班的最後。



那麼如果不出預料的話，她應該躺在靠近出入口的內排，從外面是很難看的到了。



但是井田花美並沒有死心，她在十七班的排序恰好也比較靠後，她身後只有兩個少女，於是她藉著向通道扔衣服機會溜到了最後的位置。



為了防止少女們堆積的胴體發生垮塌，在邊緣處支上了一些長長的木棒用於加固，所以處於最外側的少女們有些還能露出面龐。



井田花美彎下身子仔細的分辨著，不禁熱淚盈眶，雖然只看到了半張面龐，儘管光線有些昏暗，可是憑著自己的熟悉還是辨認出了最內側下數第二層的那個少女就是她那美麗的表姐井田花妹。



井田花美正在傷心，卻猛然發現十八班的少女們正在入場，她們抖抖索索的沿著梯子攀爬上了對面的肉堆。



這時，她看到十七班的少女們紛紛轉過身來背朝著通道排成了一排，這樣她們躺下後會頭部衝著甬道。



井田花美意識到兩邊按內測順序的第三排都是頭部衝著甬道，這樣做只是為了留出行刑的空間而已。



她戀戀不捨的又望了望美麗的表姐井田花妹，搖了搖頭揩乾了自己流出的淚珠。



我就要陪妳來了！她在心裡默默念叨著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此時此刻，井田花美的腦子卻很清醒，依然沒有陷入混亂。



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無法改變，那沉悶的槍聲越來越近，炙熱的彈丸鑽進青春胴體的噗嗤聲清晰可聞，飲彈少女的呻吟聲此起彼伏。



感覺到那行刑的士兵距離自己已經非常接近，她卻猛然睜開了眼睛，突然間特別希望好好看看這個即將剝奪自己是弄清楚的士兵是相貌。



側臉望去，發現她們中年級十七班加上她自己也只剩下最後三個女生了。



如果不是換了位置，那麼現在接受屠戮的就是她自己了。



現在也不過把自己的生命延長了那麼幾十秒而已，都是一樣的結局，這一切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行刑的士兵看上去身材有些單薄，濃眉大眼，模樣倒很討女人喜歡。



如果換個地方，他就是一個非常陽光的帥哥。



他行刑的神情非常專注，射擊技術非常嫻熟，槍槍命中目標。



井田花美暗歎，都說少女的生命力特別強，可是幾顆小小的彈丸就徹底剪除了她們的生命。



按說乳頭和下陰並不是特別重要的身體器官，不會造成致命的傷害，可是他輕描淡寫的那麼幾槍下來，少女們中身體柔弱些的幾乎是當場喋血身亡，而身體健壯些的還能再堅持一段時間才嚥氣，但再健壯的少女也只能挺那麼幾分鐘。



最後的兩個同伴倒下了，行刑的士兵已對著井田花美舉起了槍。



槍口距離嬌嫩的乳頭是那樣的近，井田花美清晰的感受到了炙熱的槍口所散發出來的熱量。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井田花美居然衝著行刑的士兵發出了燦爛的微笑。



可是，他並沒有理會，隨著噗噗兩聲槍響，井田花美雙側的乳頭便永遠的告別了她那青春的胴體。



兩股熱流猛然灌入了稚嫩的胸腔，卻讓井田花美體會到了一種特別的難以訴說的美妙快感在爆發，也使她的微笑更加的發自內心。



這種快感與自慰時的感覺截然不同，更加的劇烈，更加的愜意，更加的舒暢，她甚至沒有意識到子彈穿身的痛楚。



啊！真怪！



同伴們也是這樣的感受嗎？！



她感到自己懶洋洋的，同時下陰處感到特別的空虛，還癢癢的，非常渴望得到硬物的充實。



真是天隨人願，那恰到好處的一熱一燙，引發了一個特別美妙的巨大快感在猛烈的爆發，劇烈的滌蕩著她那喬柔的身軀。



井田花美內心明白是那行刑的士兵用槍打了她的嫩穴，彈丸是從穴口灌入了陰道然後鑽進了身體深處。



那炙熱的穿透直灌頂心，連喉頭都是腥腥的甜甜的，她知道子彈是從陰部進入身體裡面把自己的單薄嬌嫩的軀體射穿了。



井田花美感到自己青春的熱血在急速奔流，眼前的一切也漸漸模糊，她卻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和暢快。



沉浸在性感高潮的快美衝擊下，她痙攣著抖顫著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她也是一個非常清秀漂亮的女孩子，秀麗的面龐仍然帶著那迷人的微笑，永遠的凝固了的迷人的微笑。



上千名少女從清晨一直待到傍晚，她們的隊伍漸漸變得稀疏下來。



隨著天色漸晚，她們也只剩下低年級的最後的幾個班級了。



低年級十八班的井田花枝是最後一個被帶進體操館的班級，因為她還是班長，所以她站在了隊列的最後，也成了最後一個進入體操館的少女。



她看到姐姐井田花妹和表姐井田花美已進入了體操館，所以她也在找她們。



看到兩側成堆的赤裸胴體，她知道她倆難以倖免，但還是希翼能找到她們。



她攀爬的是第一架梯子，恰好就處在入口一側，在爬梯子的時候也許是因為姐妹的血脈親情，她敏感的察覺到了那僅露著半邊面龐的姐姐井田花妹。



攀爬到頂部，她一邊脫著衣服，一邊還跪在邊緣俯身凝望著那永遠也不會有任何回應的姐姐井田花妹的身影。



望向對面，一個個少女正在依次飲彈喋血，噴湧的熱血從嬌嫩的胸脯，從少女們最羞澀隱秘的兩腿間起勁的噴湧著。



她感到有些眩暈，卻猛然發現對面外層最外側有一個少女的面龐特別熟悉。



她擦去了眼淚，定睛細看，果然是表姐井田花美，她那秀麗的面龐居然還凝固著迷人的微笑，顯得特別詭異。



她的身體上已壓著兩個少女的軀體，只能看的到她大半張面龐。



井田花枝感到特別的詫異，她怎麼在這個時候還能帶著那樣的微笑呢？



低年級十八班的少女們剛剛脫完衣服，對面十七班的少女們便被屠戮殆盡，那個行刑的士兵輕巧的一躍，就跨過了中間的通道。



他站在了井田花枝身邊，衝著她舉起了槍。



怎麼要先打我呀？



我可是最後進來的呀！



井田花枝已是赤身裸體一絲不掛，她的乳房還沒有發育完全成型，乳基還不算很明顯，陰毛也還是淡淡的爬上了陰阜。



她徒勞的用雙臂護在胸前，一手還伸到胯間，可是炙熱的槍管一觸及胳臂，她便如觸電一般鬆開了胳臂，同時細嫩的肌膚浮現出水泡。



還沒等她表示抗議，她的喊聲還沒有出口，隨著噗噗兩聲雙側的乳頭已飛離她那不是很飽滿的胸脯，同時兩股奇異的熱流猛然灌入了稚嫩的胸腔並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美妙快感，徹底湮沒了那份痛楚，同時也把驚呼壓到了嗓子眼內。



井田花枝身子一挺，猛然一股灼熱滾燙的感覺從下陰直灌頭頂，同時一種從未有過的劇烈快感爆炸般的席捲了全身。



她感到自己喉頭一甜，身體一軟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



她感到自己已失去了一切思維，專心的沉浸在了那美妙的快感中，她那青春的胴體已被這奇異的快感徹底征服。



奇怪的是，少女最為羞澀隱秘的部位遭受了重創，她卻沒有了任何羞澀，在無比的輕鬆舒暢中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周圍的一切漸漸陷入了黑暗，那沉悶的槍聲、子彈鑽進肉體的噗噗聲和少女們的呻吟聲也在漸漸模糊，漸漸遠去。



少女們肉體越堆越厚，踏著她們赤裸嬌嫩的身軀，行刑的士兵大呼過癮。



隨著最後一個少女停止了呼吸，這幾個士兵自發組織的折花行動在夜色中宣告結束，在體操館內留下了堆積如山的赤裸胴體。



隨著他們身後的一把火在熊熊燃燒，少女們的一切最後都重歸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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